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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它需要一段
松松垮垮的时间，好懒洋洋地晒一晒这
正好的阳光。它需要在一个舒适的下
午，把已有的收获打包，然后寄给那些一
直陪伴着的风雨，也寄给一小撮枯萎了
的树木、花草，如酒、如诗，如一些随风飘
逝的话语，在天地间晕开。它知道树木
会在来年返青，花草也会再次鲜艳美丽，
季节的轮回如同一场安排好的舞台剧。
秋现在唱主场，它把春的字幕打在天空，

把夏的火把举在胸前。它想尽量避开寒
冬的侵袭，好营造出一个刻骨铭心的浪
漫氛围。那些飘飞的片片枫叶，那艳艳
的透亮的红，是秋正在追寻的爱情。

枯萎与美艳并存，这是秋呈现的景
致。枯萎里有疼惜，委婉的琵琶声，单薄
的竖笛，鸟儿飞来又飞走。一个人面对
夕阳站在路口，他用最深的情，唱一首可
以穿透时间风沙的歌，因为，他笃定，该
来的总会来。

此时的爱情开始向深处延伸，如潺
潺流水，清澈、隽永。踩着一大片的落
叶，不紧不慢地走，脚下是别样的抒情，
别样的咏叹。多么含蓄，多么深情，多
么坚实！

秋的天地一望无际，秋的悲情与喜念
糅杂在一起。秋使一个人变得深沉，秋
让平凡的生命，有了承接轻重的定力。

秋写下的是一本巨著。它写消亡，写等
待，写重生。它写伟大与渺小，写浩瀚与
细微。它写一段光阴里的黑白交替，写
一个人的青春留下的最后激情。它写大
地的丰盈与荒凉，写天空的高远与乌云
的压迫。

一个人已经把秋坐实了。他是儿子
是父亲，是甩开臂膀的弄潮儿，是用一根
根掉落的灰白发丝换来精神馈赠的仰天
长歌的智者。他的秋天，菊花盛开在后花
园，他梦的长廊挂着粒粒饱满的紫葡萄。

秋的夜越来越深厚了。月光敞开朦
胧的帘子，思念的秋水在湖里悠悠自成
涟漪。秋把一个愁字挂在耷拉着脑袋的
柳枝上，柳枝的衣衫换了一半。夜深处，
梦的影子被隐隐约约的琴声绊住。春天
走得太急了，它把一粒红豆放在襁褓里，
秋该把它送给谁呢？

秋天的杨树穿着一袭黄衫，使人想起
幸福的黄手绢。一大片的杨树林就是金
黄一片的黄手绢，它们像波涛汹涌的浪
涌进你的眼前。那是诗意的浪，幸福的
浪，那是一个人爱的最炽烈的渲染。

秋不再萧索了，秋的交响乐千回百
转 。 蓝 天 白 云 是 知 音 ，高 山 流 水 来 助
兴。秋把厚重刻进大地的深处，也融进
一个人思想的深处。

秋不用浓妆艳抹，它是本色上场，好
似一半海水对弈一半火焰。

秋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它借风的手把
大地清洗了一遍。秋风扫落叶，越扫越
清爽，连蓝天也跟着澄澈了起来。

秋看到风在转向，它顺着来路追寻过
去的记忆，那些遗漏的穗粒正在沉睡，秋
给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收尾。从前的事
情太久远，它也要枕着月色慢慢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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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美

旷野宁静，收割后的麦田

散落廉价的金黄

那曾壮丽的风景

已换了个颜色，收缩身体

堆上楼板

我也等待一个上好日子

把自己的饱满收割

装入秋风围起的粮仓

镰刀锈迹斑斑的时候

可以把它插入墙缝

这世间的萧条，无须让它看到

一只麻雀飞过秋雨

先是躲在山背后

然后飞了过来

飞过没有荷花的湖水

飞过稀疏的炊烟

飞过一片坟地

雨水把那些墓碑洗刷得干净

耀眼。这使得那只麻雀

突兀地侧了一下身子。像一艘船

晃掉船舱里多余的雨水

这一切发生在一场秋雨之后

一些果实成为种子

另一些果实谋划着成为粮食

一只孤单的麻雀

更容易知道这些盛大的秘密

秋 后（外一首）
李光明

亭，作为一种古老的开敞性结构建筑
物，最早出现在国家的边境线上，是瞭望风
烟的哨所，是将士们的依靠和伙伴，给人安
全感。同时，它也是边防线上的交通站，是
传递邮讯的驿站。

亭从战火中走来，但随着时代的演变，
亭的军事、驿邮功能渐渐消失。这些曾建
在边塞驿道上的亭转到城乡落脚，成了路
人遮挡风雨的港湾和人们歇息赏景的好去
处。它是步道垂柳间诗意的点缀，是城市
的文化符号。

小城洛南，是坐落在秦岭南麓的小盆
地。县河溶溶，人们或许不太经意，有一种
如同导游一样引导人们观光休憩，把小城连
缀起来的建筑——路亭。它似有神奇的磁
场，吸引我时常到河边走走，在亭下坐坐。
我曾见小伙儿捧着鲜花，在亭边热切期盼他
美好的爱情；我曾见放假归来的学子，在亭
边张望等待妈妈的微笑和怀抱；我曾见清澈
的大眼睛，甜蜜的笑脸躲在柱子背后藏猫
猫，“哥哥来找我呀”；我还曾见酒后的汉子，
搂住亭柱号啕大哭，念念有词。小城的路

亭，用它宽广的胸怀，讲述着数不尽的故事。
河滨北路与东门口交会处的迎旭亭，亭

身立柱写有两联，东联曰：晓日初升添锦色，
宏图大展著华章。迎旭亭四方通达，北接东
风路，直上北过境，东连东门户对接洛卢高
速，南连沉香路上南过境，西行无阻畅通全
城。路变则城变，路通则城兴。迎旭亭见证
着小城的日益通达，正加速迈进更美的诗和
远方。西联曰：霞光玉露山河秀，丽日和风
气象明。当第一缕霞光从逶迤的东山喷发，
迎旭亭便金光闪闪、熠熠生辉，宣告着小城
的苏醒和一天忙碌的开始。

骑着滑板车的小朋友来到字圣亭，指着
说：“妈妈，快看，好漂亮的亭子，这是语文的

‘文’字。”洛河悠悠，华夏泱泱，符号文字、诗
词楹联的传承，于小城的步道边、公园里，用
一股温柔的力量潜移默化，踵事增华。字圣
亭亭身立柱写有两联，更是增加了亭的文化
含量。一联曰：始祖仓工兴伟业，符文汉字
破洪荒。二联曰：洛水扬波思字祖，华阳存
史颂文源。字圣亭与体育场紧密相连，向北
隔河与仓圣祠相望。既有纪念先贤、崇文向

善之意，又有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文武
并重的味道。

行走在河边长廊，清风然然涟漪水，剪
剪风斜柳依依。移步宁洛桥，东西远眺，这
是见证宁洛友谊之桥，也是我眼中赏一城
风光的窗口。座座路亭临河而立，南北毗
邻，如之字呼应。河畔有亭，亭映涟漪。水
面泊着舟，水中映着树，鱼游鸟翔、往来翕
忽。早上，时有结队成群的苍鹭由东而来
沿河飞过，在浅水的河段滑翔收翅，点步觅
鱼。傍晚，苍鹭划着洁白的翅膀，自西向东
悠然归家。

向前走去，宁洛桥北桥头的英雄亭，六
角飞檐，枣红的脊瓦上立着小兽，戍卫着束
腰宝顶。立柱之间吊挂的青绿楣子如同剪
切的窗花，木色添香、层次分明。檐枋内外，
松柏莲花、山水丝竹、鸟兽鱼虾等彩画栩栩
如生，里外呼应。亭周设“美人靠”坐凳栏
杆，亭内置一桌四凳。这座雄俊又秀媚的亭
子外观能赏亭，近览见精神。刻在红色楹柱
上的两副烫金对联写道：英魂血洒清川地，
青史碑留浩气名；披彩华亭铭节烈，长河大

雅颂英雄。黄尧舜禹、屈原岳飞文天祥、唐
澍刘实通罗锦文张东……在英雄生活战斗
过的地方，都存留着纪念他们的建筑或史
料。一座英雄亭，两副英雄联，万古英雄情。

与禹门巷隔河相望的是怀禹亭。巷是
纪念大禹在洛治水而流传的专业地名，亭为
怀禹颂禹的标识建筑。亭高两层，双重飞
檐、落落大方、殷殷迎人。亭柱有联曰：海晏
河清歌禹德，民安国泰颂尧天；河汉江淮归
大海，山川陌野有丰碑。行文大气，意境贴
切。亭东橡胶坝倾泻而下的白色水流，洁白
如练，似大号的琴键在弹奏。哗哗响、鸣鸣
唱，如鸣珮环。

沿河两岸，还有惠民亭、御史亭、尚莲
亭、清风亭等，每个亭都有属于自己的故
事。神龟广场的廊亭、柳林桥的四角亭，没
有专门的名字，但无论秋冬四季、雨雪风霜，
还是清晨黄昏、暑午艳阳，它们都为小城的
市民提供着便利和庇护，增添着小城的光彩
和情趣。

在河边凭栏凝思的我，在亭下倚靠舒坐
的我，如沐浴在历史与现实的温煦光辉中。

小 城 路 亭
何文忠

我们村子叫“滚村”。
第一次听见这怪异的村名，

好多人可能都会禁不住哑然失笑
吧，毕竟“滚”这个字，在汉语的语
境里，实在算不上好。但当我打
开地图，搜索“滚村”二字时，发现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叫这
个奇特名字的村庄，还远不止一
个。距此不远的三原县有一个自
然村叫“滚村”，另外，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朗县洞嘎镇，还有一个叫

“滚村”的行政村。
在儿时，长辈并没有给我们

解释，所住的村子为什么叫“滚
村”，但是这个村名一直伴随着我
们的成长。后来，在亲戚朋友问
及时，却往往带有了戏谑调侃的
味道，有时还能博人一笑！

十几年前，我在永寿中学上
学时，参加一场省级统考，报完
名需确认个人信息，我们一大群
学生趁着下课时间，拥到了负责
报名的老师办公室。那位女老
师看见明明到了下班时间，一群
学生来找她确认信息，满脸的不
情愿，但是架不住我们央求，她
才不情不愿地打开电脑，登记起
了我们的信息。我排在队前，很
快就到了我，向老师报告信息说
出“御驾宫乡滚村五组”，立即补
充道：“滚蛋的‘滚’！”听到这里，
老师竟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紧绷
的脸顿时变成了一朵盛开的百
合花。排队的同学听见我这样

介绍我的村名，也都哄堂而笑！
后来，有同学告诉我，正是我那

“幽默”的村名，让老师绽放了笑
脸，大家才得以顺利在那天下午
确认完了信息。

直到很多年后，我翻阅《永寿
县地名志》时，看到了关于本村的
记载：滚村位于御驾宫公社驻地
东北2公里处，唐代中叶，因该村
处于沟的边缘，远望之，似有滚落
之势，故名。

可不是嘛！当你站在御驾宫
一带的制高点——营里山顶，向
正东方眺望，那长坡之下、深沟之
上，树木掩映中的村庄，可不正像
是从这营里山顶“滚”下去的吗？

所以儿时，我听到我祖母问
从渡马回村的姑婆是怎么回来的
时候，姑婆笑着回答：“我出了渡
马滩，双手把头一抱，一路滚下来
的！”可见，我们村这一带的地势
利于“滚人”，当然也是利于“滚
村”的！

《永寿县地名志》还记载，明
天启六年，重修南无崇宁寺，碑记
有“滚村”。清雍正九年，大清国
陕西直隶永寿县杜马滩云寿院钟
铭上亦有“滚村”村名记载。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滚
村”之名，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有实物记载留存的历史，也都有
几百年了，这令人始料未及。

我们村子——“滚村”，竟如
此古久！

我们村子叫“滚村”
杉 林

商 洛 山商 洛 山 （总第2505期）

刊头摄影 逸 飞

我把每片树叶

都看成一个民族，姹紫嫣红

共有五十六种

我把每次风过

树叶的声音听成弹奏

便传来阿坝交响乐，有——

铜钦，牛角琴，甲铃，扎木聂口弦，响盘，羌笛

还有古琴，二胡，鼓，箫，笙

在秋天的米亚罗

如果仅仅动用眼睛耳朵

远远不够

必须是其中一片树叶

与雪山共呼吸

成为树叶也不够

还要敢于迎着高原风

和米亚罗一起五彩缤纷

秋天来到米亚罗
涂 拥

梧桐树开始落叶
蝉声逼近，秋就这样来了
叫人不敢当真
就像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凉气

让满山的绿薄了起来
变沉、变厚的会是弯下腰的稻穗
与挂满果实的枝头

还有什么呢？枯萎与不断加深的暮色
灯火中，灶台上冒着的热气
从来没有停歇
漫长的时日，适合一小杯酒
难得一醉啊

立 秋
宫 白


